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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史料馆（即日本外交档案馆）是外务省所辖单位，自

年 月（昭和 年） 日开馆以来，已经收藏、展示并出版

了许多珍贵的外交档案史料，这里已成为研究日本近代史与日本对

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学术资料中心。

该馆所藏档案史料约为 余册，每册又包含几件甚至几百

件不等的原始史料。这些数量庞大的史料，真实地记录了自明治初

年以来到当今为止，日本外务省的许多重要活动。这些史料还包括

了日本外务省及其所派往世界各国各地区使领馆官员的通信、电报

以及其他各项文书。

这些外交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曾有所损毁，但是，对

于二战以前的，以我所接触之史料来看，却很少受到损失，各类文

献整理得井井有条，保存得相当完整。中国作为日本的一个近在咫

尺的重要邻邦，与日本关系至为密切，文化交流亦源远流长，尤其

是晚清以来，中日两国之间往来更加频繁，既有侵略与反侵略，又

有众多的民间文化交流。因此，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，涉及

绪论：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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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文献尤其众多。这也为我们研究晚清史与中日关系史提供了

极为丰富的资料源泉。下面就以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的一些有

关问题，谈一些我自己的切身体会，供大家参考。

一、晚清史档案的利用大有可为

对于外交史料馆这块风水宝地，已经有许多前辈学者捷足先

登，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。特别在晚清史研究方面，有许多优秀的

历史著作，都曾大量使用档案资料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

块土地上已经不可能耕耘出丰硕的成果。事实恰恰相反，从晚清史

范围来看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及孙中山的研究

成果比较多，而其他方面则比较少。一些至关重要的史料，以往的

学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一网打尽。

比如，光绪二十五年（ 年）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

之助给外务省寄回了一件革命派人物毕永年所写的《诡谋直纪》，

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重视，后来，汤志钧、杨天石等中国学者前来

作短期访问，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份史料，回国后分别撰

写论文，考证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夕，确实想借用袁世凯的军力去

毕永年就是重要的当事人，故而他的“直纪”很值包围颐和园。

得重视。

这份档案的作者毕永年，湖南长沙人，与会党颇有联络，又是

①参阅汤志钧：《关于 毕永年的戊 诡谋直纪〉》，见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

《乘桴新获 从戊戌到辛亥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 年版，第 页。杨天石：

《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》，见《从帝制走向共和 辛亥前后史事发微》，

社会 页。年版，第科学文献出版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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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嗣同、唐才常的好友。毕永年的《诡谋直纪》是用日记的形式，

年）七月来记载他光绪二十四年（ 底到北京之后的经历。当

时，新旧两党之间，势同水火，矛盾尖锐。面对守旧势力磨刀霍

霍，空前严重的压力，康有为等人已经建议皇帝破格拔擢在天津训

练新军的袁世凯，用袁世凯的新军来对付守旧党。可是，在袁世凯

的周围，没有维新派的得力人手可以协助督促袁世凯用新军来制服

慈禧和荣禄。正在此关键时刻，毕永年来到北京，并住进了南海会

馆。康有为即与他旦夕密谋，让毕永年亲自“往袁幕中为参谋，以

监督之”。毕氏颇有顾虑，声称“仆一人在袁幕中，何用？且袁如

有异志，非仆一人所能制也”。康则称：“或以百人交汝率之，何

如？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，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。”

康有为后来更进一步要毕永年把慈禧太后“执而杀之可也”。

因此，戊戌政变之后，清政府颁布上谕，指康有为首倡邪说，

图谋不轨，“前日竟纠约乱党，谋围颐和园，劫持皇太后，陷害朕

躬之事，幸经警觉，立破奸谋”。对于清政府的指责，康有为及维

新派从来都是矢口否认的。因为，在封建社会中，犯上作乱在一般

人看来是不忠不孝的，康有为及其同伴不愿担此恶名。 因此，对策

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一事，康梁是绝不会承认的。以至于戊戌政变

发生十多年后，光绪和慈禧都相继死去，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很

大变化，他们仍然对此事讳莫如深。梁启超曾为此事给康有为写了

密信，专门谈包围颐和园的问题。该函称：

师所上监国书奉到时，袁贼已败，故措辞不能不稍变易，

已潜改若干，誊写递去矣。戊戌密谋，鄙意谓必当隐讳，盖投

①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：毕永年《诡谋直纪》，编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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鼠忌器，今两宫皆殂，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，非伤德宗，伤

孝钦，为监国计，实无从理此曲直也。故弟子写信入都，皆力

辩戊戌绝无阴谋，一切悉由贼虚构，专归罪于彼一人，则可以

开脱孝钦，而事易办。师谓何如？望此后发论，跟此一线，以

免异同，为叩！党禁之开必非远，然忌我者众，贼虽败而死灰

尚未尽，今后所以处之者，益当慎重。若此次再出岔，则中国

真沉九渊矣。师谓何如？

上文中的监国，系指监国摄政王载沣；师则是对康有为的尊

称。“一切悉由贼虚构”，这里的贼，不是指别人，正是指袁世凯。

戊戌政变后，康梁一口咬定“包围颐和园，劫持慈禧与荣禄的事

件”完全是袁世凯的虚构陷害，恶意中伤。因此，长期以来历史学

家们搞不清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到底有没有密谋包围颐和园这件

事 。

正因为如此，毕永年的《诡谋直纪》的发现，在中国国内引起

了不小的轰动。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这样重要的史

料，在日本外交史料馆保存了近百年，都没有去发掘它、研究它，

而由两个中国学者去使用它呢？显然，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历史学者

对问题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。中国学者认为重要的，而日本学者往

往把它们疏忽了。当然，这与日本学者对档案史料的鉴别、理解也

不无关系。

我们这样说，并不意味着《诡谋直纪》的讨论已经尽善尽美，

无须再进行研究了，事实上恰恰相反，《诡谋直纪》从形式到内容，

①蒋贵麟：《万木草堂遗稿外编》（下），台北版，第 页。又见杨天石上

揭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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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他都有许多疑点，房德邻教授已对此文件表示怀疑。 没有

机会见到此档原件，我们则可以利用外务省保存的原件及其他史

料，对此项文献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。我到外交史料馆时间并不

长，发现类似的史料所在甚多。这个例子可以说明，在外务省档案

中，进行史料发掘与研究新课题，是大有可为的，英雄在这里是会

有用武之地的。

二、有备而来，了解档案的特点

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浩如烟海，无边无际。但是，它的编

排有自己的特点，一定要在实践中把握档案史料的分布特点。

一般说来，这里的史料区分为三类。一是外务省与派驻各国领

事官员通讯，二是驻各国领事官员的专项报告，三是其他的附件，

比如各地领事官员所搜集寄回的书籍、照片和其他实物等。这些史

料的编排都是依照问题的不同性质分类，在各类问题中又区分为不

同的国家和地区。有时，同样一个问题的史料，分编在不同的档册

中，需要用较多的时间才能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。

一般来说，在没有到档案馆之前，最好能对自己要研究的课题

做到心中有数。要搞清楚想研究什么问题，什么人物，是什么时间

发生的事情，与外务省有何关系等。这样会有备而来。当然，还有

一种情况是你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研究课题，只是想去那里，去翻阅

浏览一下档案，然后再作决定。这当然也是一种做研究的途径。东

①房德邻：《维新派“围园”密谋考 兼谈 诡谋直纪〉的史料价值》，载《近

代史研究 年第 期。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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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过去的研究生汪婉是前一种情况，她有明确的目标，专门研究晚

清时期中国人对日本教育的考察，因而在很短时间内，能立竿见

影，收到效果。

但是，从我们利用档案的经验来看，对于尚处于读研究生阶段

的学者来说，更鼓励大家长期的在外交史料馆进行广泛的阅读与思

考。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，把所搜集的史料爬梳、整理、分类，

不积细流，无以成江河；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要克服急于出成

果，急于求出名的思想，扎扎实实，埋头深入到原始的文献中去。

只有长期坚持，才能真正享受其中之乐趣，那些不畏劳苦，不懈攀

登者将来必成大器。

三、吃透两头，抓住研究的热点

所谓吃透两头，是指晚清史研究中的某一特定课题，中国与日

本两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。无论是事件，或是人物，作为一个研究

者，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问题目前的研究状况。

比如，孙中山主张出让中国主权给日本，来换取日本政府在清

末民初的军事援助。我们一开始对此问题很陌生。孙中山在台湾被

称作国父，在大陆被称作革命先驱者，备受人们敬仰。 年我

在广州与中山市参加孙中山诞辰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，日本历

史学家出示了孙中山主张出让中国主权给日本的历史档案复印件，

让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着实吃了一惊，其实伟人也有渺小的一面，

我们要历史地评价人物。但是，我那时还缺少这样的认识。

①汪婉：《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》，汲古书院，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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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对孙中山主张割让满洲给日本这样

敏感的问题，中国学者也有不少深入研究。如杨天石的《从帝制走

向共和》，即认真吸取了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及藤井升三等学者的

年以来研究成果，详细考察了孙中山自 关于满洲问题的多次

谈话。指出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讲过：

日本需要满洲，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。其地原为

满洲人之土地，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。我辈革命如

能成功，如满洲之地，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，当亦无妨。

杨天石详细分析了这些言论后指出：

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，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，

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；但是，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，他又

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，这应该也是事

实。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。我们当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

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，当然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

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。

杨天石先生成功地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又结合自己掌

握的新资料，把孙中山主张割让满洲一事，分析得十分得体，令人

信服。他对这个问题成功的讨论，得益于他吃透了两头，对中国和

日本研究状况都很清楚。

①杨天石：《从帝制走向共和》，第 页。

同 页。上，第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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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如果你在阅读档案时，发现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的有关史

料，一定要先弄清楚前人对此问题有过什么研究，达到什么程度。

然后，你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。否则，就会出现人云亦

云，劳而无功的现象。

再比如，我曾经谈到的伍廷芳的史料，也是够让人吃惊的。伍

廷芳在中国，被视作清末民初的杰出人物，不少学者对他都有所研

究，成果相当多。有的著作称赞他“不论求学及服务香港时期，或

北上从政时期，都可以看到他那种奋励创拓的精神，正义凛然的人

格，和蔼冲挹的风仪”。 还有人颂扬他是与容闳、严复、孙中山

并列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。 然而，这些结论都可以说是

在没有看到日本档案史料之前作出的。

新的档案资料却说明：伍廷芳在陪同李鸿章签署完《马关条

约》回津后，李氏又养病月余，而后，伍廷芳又随同李氏到北京述

职。就在他们到达北京不久，伍氏即迫不及待地跑到日本驻北京的

公使馆，把李鸿章的处境及清廷内幕及翁李之间矛盾向日本驻北京

公使一五一十地禀报③，而且，这样的禀报在后来还进行了多次。

这同人们所了解他的“正义凛然的人格”，迥然不同。伍廷芳和罗

丰禄是李鸿章到日本谈判签订《马关条约》时所带的两名“头等参

赞”，谈判完成后伍廷芳又代表清政府去烟台与日本政府的代表换

约。有谁能想到他对日本持的态度。

为了说明伍廷芳的问题，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。那是明

治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（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）伍廷芳与日本

①张云樵：《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》，台湾联经， 年版，扉页。

②丁贤俊等编：《伍廷芳集》，中华书局， 年版，前言。

③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：《伍廷芳来访 关于李鸿章目前处境》，林文贤

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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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京公使内田康哉的一席长谈。此次谈话十分重要，内容很丰富，

后来内田将其向日本外务省作了较为详细的报告。此报告之开头部

分称：

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前与本使述及，欲详加密谈一事。上

月 日夜，伍悄然来访，就时局问题、满洲善后策、清国已

无改进之望、清宫廷内情以及自己立场等做长时间交谈。

伍廷芳所谈内容很多，但是有两点特别使我感到震惊。

其一为光绪帝在未死前数年，当时宫廷大臣及太监几乎无人不

知：慈禧太后驾崩之日，即光绪皇帝暴亡之时。内田报告曰：

伍又语及清国宫廷之现状。言太后于清国妇人中诚为人

凤，但终不免于妇人之见。于近来尤念余生之安乐。每日日

课，听毕军机大臣奏问及各地地方官之奏报后，又暂读日刊京

报。其后便入颐和园内行乐度日。至于皇帝，始终受制于太

后，大臣拜谒自己之时，草草一二言，一切问答，据依太后行

事。问及近来皇帝与太后之关系如何，伍不作直答。对皇太后

驾崩后皇帝会如何之问，伍言道：亦如世间传闻，诚为清国忧

心之事，万望无生此变。伍话中之意，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

上祸起之时。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，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

崩即其终之时。于太后驾崩时，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

上。此时，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。

①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：《与伍廷芳密谈件》，孙伟珍译。

②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：《各国内政关系杂纂》支那之部，编号 。孙
伟珍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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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国内史学界曾有人研究清宫医案，

得出光绪皇帝的死亡是他本身多种疾病所导致的自然死亡的结论，

否定了光绪皇帝之死与他生前的反对势力谋杀有关。当时，我也觉

得言之有理。可是，现在我更加相信伍廷芳所说，因为这是当时人

的共同认识。试想，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，怎么会突然在七十多

岁的老太太死之前夕，而首先“自然死亡”呢？由于伍廷芳与日使

内田的谈话记录的发现，光绪皇帝之死因显然应另行探讨。

其二，伍廷芳在谈话中还劝日本公使向慈禧进言，重用他自己

和像他那样有海外游学经验的人，使其“当要路”。内田报告原文

曰：

去年秋天，伍应载振贝子之召北上。时颇得意。一日曾对

本使言道：清国维新之政，需先促动皇太后，而促动皇太后，

与其清国之人，不如外国人有效。故本使应同英、美公使商

议，直接向皇太后面奏，或者由本公使之妻趁屡屡参内拜谒之

机，利用多少了解清国语之便利，向皇太后叙说维新改革之必

要，并劝奏利用如伍廷芳这样有海外游学经验之辈，使其当要

路。对其热心主张，本使对其叙说不可之缘由。答曰：如上直

奏，或可偶尔有用。但屡屡如此，将会招致相反之结果。若

日、英、美公使俱做此法，定于清国无益。其他公使效此法，

则皇太后之地位，恰如韩国皇帝同样。此举甚为不可。

①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：《各国内政关系杂纂》支那之部，编号 ，孙
伟珍译。



第 11 页

建议由日本公使或者公使夫人借机向慈禧进言重用自己。这是

伍廷芳所设计的使自己获取重用的妙计，曾经不止一次地采用。而

内田康哉则认为此法不可行，担心会适得其反。

阅读了这些档案史料，你能再相信他的“正义凛然的人格”

吗？这些例子说明，只有吃透中国与日本史学家对某一特定选题和

特定人物的研究状况，在档案上下一番功夫，初学者才能在此基础

上有所创新，有所前进。

四、学会利用 《日本外交文书》，正确处理

利用该文书与档案的关系

日本外务省从 年（昭和十一年）以来，把馆藏的主要文

书加以整理编排，出版了一整套 日本外交文书》，仅明治时代就

出版了 册，大正以后又连续出版了数十册。这为研究者提供了

许多方便。但是，对于我们专门从事晚清历史或者近代历史研究的

人来说，《日本外交文书》是远远不够的，然而，它又是我们进行

研究工作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，初学者可以从这本书里发现不少线

索得到启迪。因此我提倡大家先多用点时间，读一读《日本外交文

书》，这对深入利用档案史料是会很有裨益的。

尤其是对目前的研究生来说，绝不能够只满足于读《日本外交

文书》，因为它的量太小。我们研究戊戌维新前后中日两国交往的

情况，如果只是用《日本外交文书》是非常不够的，有许多重要的

人物和事件在该文书中都没有具体的反映。比如百日维新中，日本

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与清政府的许多交往，在文书中记载颇不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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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。他在戊戌闰三月，写信要清国派遣留学生二百名，日本支付全

部费用，而后情况又有了变化。以及戊戌政变后，他奉劝慈禧、荣

禄不要放弃新政、重走老路等文件，《日本外交文书》并没有详细

充分地记载。

再如，对百日维新期间，总理衙门官员在开办京师大学堂时，

向日本方面取经的史料，在文书中多付阙如，而在档案中却有明确

的记载。此文件颇为紧要，征引其中一件如下：

总理衙门派令章京，到日本使署论大学堂事宜，所记问

答，开列如后：

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两点钟，章京顾肇新、徐承焜奉

堂谕赴日本馆署，使臣林权助偕翻译得凡作藏出见。告之以日

前林大人到署，我们中堂大人曾交大学堂章程，请为斟酌，想

已看过。今日叫我们来问，有无应酬之处。林云，贵国开设大

学堂，最为现时要务，惟开办之初，章程原不能美备；将来有

不妥协处，应随时酌改，期归尽善。

就现章而论，以中国学问为根本，最为扼要，断无抛荒本

国学问，专习外国学问之理。各国学堂皆系如此办法。

学生应令统学英文，其有愿学他国语言者，亦只可兼习。

缘无论何国教习，皆通英文，未必能通中文，若学生不习英

文，彼此隔膜难以教授。

章程所列各种学问，以政治、矿学、工程三项为最紧要。

中国现在急需此三项人才。卫生学亦是要务。至于兵学与文学

不同，须另立学堂，不应列入大学堂之内。

各项学生，学有成效，要与正途出身之进士并重，此层似

应明降谕旨，令人周知，方能踊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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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门教习薪水，每月三百两，恐外国上等教习不肯来。上

等教习约需六百两之谱。专门教习，不必专请西国人；如中国

人有精通专门者，亦可令作教习。日本学堂开办之始，皆用西

人教习，迄今三十余年，均换日本国人。日本现在有学成之

人，中国如愿延请，与之随时商定一切最好。

日本学例，学生令自备资斧及日用伙食，购买书籍并束修

等项。有极贫者，学堂始量为津贴；其上等学生，学堂例有奖

赏，从无概给膏火之事。因学生学成，自己用项甚广，终身受

益。不比武备学堂，专为国家出力，应给膏火。今日所谈，不

过大略，三五日得假，尚拟到贵署与中堂大人畅谈章程。

此篇问答，总理衙门进呈御览，传交管学大臣阅看。

上文中的林大人，系日本驻京代理公使林权助。所谈各项均为

林氏对京师大学堂章程所发表的意见，系中国教育史上极有价值之

史料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在东京的天时地利的优势，多多利

用这里的各种原始档案。

五、不要忘记其他的档案史料源泉

我们这次“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”除了领大家去外务省外，

还要到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去考察。那里也是研究晚清历史的另一

个重要的风水宝地。

①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：《各国内政关系杂纂》支那之部，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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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国力迅速增长，随之而来的是

对外发动侵略战争。诸如甲午中日战争、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日俄战

争等等，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，也同晚清历史息息相

关。

我去那里的时间很短，但是也看到不少使人耳目一新的史料。

诸如平壤战役后，日军俘获了许多清朝将领之间的通信。叶志超等

人在逃跑前夕，还给左宝贵写信，动员他知难而退；而左氏终不为

所动，坚持与阵地共存亡，成了甲午战争中少有的民族英雄。

另外，还有光绪二十三年（ 年）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

臣、宇都宫太郎去长江流域活动，劝说张之洞等人联日的早期记

载。所有这些史料对于晚清史研究来说，都是弥足珍贵的。希望大

家能有机会去那里深入研究。不过，防卫厅的档案目录不像外务省

那样有条理，那样容易利用。由于开放时间较晚，资料整理出版也

不像外务省那么丰富。然而，愈是这样的地方，愈有深入发掘的余

地。

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通过大家的努力，一定会使近代史

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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浩浩天风快送迎，随槎万里赋东征。

使星远曜临三岛，帝泽旁流偏裨瀛

大鸟扶摇搏水上，神龙首尾挟舟行。

冯夷歌舞山灵喜，一路传呼万岁声。

这是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所写的一首《由上海启行至长崎》诗

篇。该诗生动地记载 年 月了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（

日），清廷派遣了一支三十余人的使团，由沪上乘军舰海安号出发，

乘风破浪，浩浩东行，三日后抵达日本长崎的情景。“一路传呼万

岁声”，如实地记载了来自中国的使者在初到东瀛时受到热烈欢迎

的场面与无限喜悦的心情，也稍稍流露了清廷使臣初临扶桑时，以

大国使臣自居的情绪。而率领这个使团的正是清廷首任驻日公使何

如璋。

一、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

①黄遵宪：《人境庐诗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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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如 ）字子峨，广东省大浦县同仁社嵩里人。璋（

他出身贫苦，自幼发愤读书，于未冠之年入邑庠，补廪膳生。咸丰

年）中十一年（ 举，曾进入署汀州知府朱以鉴之幕府，并于

同治七年（ 年）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翰林院编修，后

迁侍讲、侍读学士。翰林院乃清王朝储才之所，可谓人才济济。何

如璋却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侍从之臣。面对列强进逼，他对守旧派空

谈性理、目空一切的迂腐行为嗤之以鼻，主张采用机器，开掘矿

产，仿照洋法织布，认为如此才能富国强兵。何如璋的这些认识，

在现在看来已是相当平常，而在当时的翰林院里能有这样见解的人

却是凤毛麟角，故而何氏被总理衙门推荐为驻日使臣。

（一）处理琉球争端

光绪三年（ 年），何如璋作为清王朝第一任出使日本的使

臣被派往东京。这是何氏生命旅途中最辉煌的时期。何如璋刚到东

京，就遇到很棘手的琉球交涉。

当时，日本正在加紧并吞对清王朝“世守藩服，岁修职贡”

的琉球王国。何氏认为，日本吞灭琉球，必然进而扰我边陲，台、

澎之间，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。因而，何氏上任不久，即针对中国

朝野上下弥漫的怯懦退缩情绪，向李鸿章上书，指出 本国小而

贪，自防不暇，何暇谋人”。因此，他不同意那种“恐开边衅，欲

罢此事”的看法，认为这种做法是“失体败事”。他同时也向李鸿

①王芸生编著：《六十年中国与日本》，三联书店， 卷，第年版，第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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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请教方略。李鸿章则认为“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，孤悬海外，远

本无大利⋯⋯若于中国而迩于日本⋯⋯中国受琉球朝贡， 再以威力

相角，争小国区区之贡，务虚名而勤远略，非惟不暇，亦且无谓”。

李鸿章要何氏自己“见可知难，随时进退”，斟酌情形，妥善处

理。

然而，何如璋在日本一再接触琉球使臣，这些使臣痛哭流涕地

求救，使何氏深受感染，从而产生了与清廷不同的认识，正式向清

廷提出自己处理琉球问题的设想。他认为，日本国势困敝，自改从

西制以来，所费不资，饷无所出；又甫经内乱，必不敢遽开边衅。

针对琉球危急可悯，不能不为援手等各情。因筹拟三策：一为先遣

兵船，责问琉球，征其入贡，示日本以必争；一为据理与言明，约

琉球令其夹攻，示日本以必救；一为反复辩论，徐为开导，若不听

命，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；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，要于必从而

止。

但是，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却认为“琉球地处偏隅，尚属可有可

无”，他们指出，何氏所称：先遣兵船责问，及明约琉球夹攻“，实

嫌过于张皇，非不动声色办法”，因此主张采用何氏之第三策，即

通过外交途径交涉“，使日本不致迁怒寻仇，别生枝节”。

根据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的指示，何如璋与日本外务省展开交

涉。光绪四年八月初七日（ 月年 日）何如璋到日本外务

省访问外务卿寺岛宗则，对日本阻挠琉球向中国贡事提出口头抗

议。何如璋和寺岛宗则二人的态度都是强硬的，各持己见，互不相

让，几经交涉，毫无结果。于是何如璋于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

《李文忠公全集 译署函稿》，卷 ， 第
《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》，卷 第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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